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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宣手记  — 林俊牧师 专栏


编者按：
林俊牧师夫妇，年事已高，且在疫情期间，又再启程远赴法国，从事三年的宣教行程，故此是我们的好榜样，是身体力行的「宣教人」。荷兰宣教后回港一年半，在香港努力作后方动员及培训，如今出发，再度往前线为天国事工努力。正是现代的迦勒： 

老当益壮👍
不忘初衷👀
退而不休💪
一生尽忠👋


回应世态、勇于宣教
香港的疫情持续及肆虐，港人在严厉的抗疫状况下，熬过两年了！满以为七十多日的零感染纪录，可以换取正常生活的回复。怎知因管控疏忽，一时大意的缘故，而产生了第五波的传播感染。接著全港实施更严重的限制，及医疗制度的崩溃，成千上万死亡重病个案叠增！本已疲弱的经济，更是雪上加霜！市民何处能获解困?

前一阵子，我因健康条件的限制，不便注射疫苗，外出便要戴双重口罩及面具，这是我无可选择的应对办法。每天紧追政府不断变更的防疫禁令，同时又要挂念、关注极多染疫的亲朋戚友、弟兄姊妹们的病情、顾及他们的感受，分担著那住在环境恶劣，被困于隔离营多位姊妹的苦愁，再加上骤来的俄乌战争消息，及看到萤幕上生灵涂碳的画面，使人感到心力交猝。更且政府「封城」的消息，导致市民盲目抢购日用品食物等情，凡此种种，香港人感觉身历「疯城」之苦！。连位处偏远我家居的大澳，也受到不大不小的牵连！ 

	许多友人传来不幸的遭遇，使我想起宋代文人苏轼，他21岁中进士。幸得皇帝赏识，前途似锦。但还未及把喜讯告知家人，母亲却突然离世。当年送行的母亲身影犹在，此刻回乡却只见她的坟墓。七年后，苏轼离凤翔官职返京，妻子却病重不治而逝。一年后父苏洵也离世。苏轼在八年𥚃，尝尽至亲离世哀痛。本可晋升宰辅，却又遭告密而被贬。更且朋友怕牵连祸延而远避他，正是一生坎坷。

他曾说：「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」人生像是漂泊的飞鸿，偶然落在雪泥里，留下些指爪印，人生是无奈无常。如何迎抗？ 

身处困境，我们确需要有强壮的心灵。我们的基督信仰有上主惠赐的这份恩典，在各种天灾人祸的环境中，似乎是邪恶势力在肆虐。宣教士就像旧约时代的先知，要急切呼吁世人认罪、悔改，强调神要审判那些忽略在患难中的最弱小的弟兄。求主赐力量给宣教者，忠告世人、唤醒沉睡者，主必快来！ 

同行有您

由于许多弟兄姊妹担心我未打疫苗而容易染疫症，因此我必须向大家，交代一下我的实况。前天我已经打了第一针疫苗，因为快将出发宣教了。二月初按心脏科医生提议，若确定去外国宣教，才值得付出代价，接种疫苗。 

从荷兰回港刚刚一年半，我一直在承接未返港前的感召，去法国宣教。在申请签证过程，多番努力，没有成功。但我这年半在大澳、在市区却有许多事奉机会，更多牧养特别需要的人。受到机构、神学院或教会的邀请，我曾经考虑承担长期或短期的工作，也有一些海外事奉工作机会，更有考虑透过移民英国，换取机会转去法国宣教的策略。但是我只是「心动」：却没有明确「感动」。反而在不经意下，因报读一所法国大学，在香港办的三年网上进修教育学的课程，并在得不到差会协助申请工作签证时，转用此学生身份，作为我最后一个尝试，就在三个月内，我和师母都获得往法国的签证。 


作为牧者，在香港正值移民潮时去宣教，总有些心理上的障碍。许多人问我究竟是为了移民才去宣教，抑或是为了宣教去移民。这个问题我在1993年去比利时，进修三年时已经被质疑，以为我是为移民而去进修，不相信我会「九七」前回港。后来一九九六年毕业后，回港事奉了十九年。无疑我向往宁静的外国生活，但我更看重神的差遣和给我的使命，至于是什么身份去做，有没有经济支持、去多久、去那里、做什么？我任凭主安排。 


从荷兰回港与阔别一年的师母重聚，感觉到她受香港政局及疫情影响，因而情绪被困扰。我知道夫妻分离异地他乡，长达一年之久，代价很大！人情上我应该中途中断在荷兰的事奉回港的。而设法离港移民英国或加拿大等英语地区，是适当的选择。在加拿大的妹妹，也想为我安排，但是我不敢擅作主张，只想让主安排调动。正如「人生六十耳顺，七十知天命」的格言吧！三月初得签证后，这两、三周泛起离情别绪，对主信心不足，使我为前景忐忑不安！正值负责教导以赛亚书，内中信息，充分地挑战我信靠主的能耐，这讯息来得十分适切。

主啊！你知我缺乏自信心，信靠神的心志微弱，求主加添信心，赐我力量克服担忧。期望主也感动你，参与神给我们的宣教使命，与我们同行！ 


幸存？被存？

「幸存？被存？」，这是近年多次自省的问题。我既属「镜中衰鬓已先斑」的白头高龄人仕，为何还外出，参与为期两、三年的宣教？盘旋心中的问题：「继续为期三个月的短宣，不就轻而易举？」这种念头经常浮现脑海中，挥之不去，「心动」多次。但心底里更明白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没有自主权，理应顺从圣灵「感动」，顺服神最终的决定，采取相应的「行动」！ 

两年多前，与我年纪相若的弟兄陈医生离世，接著多位年龄相近，甚至比我年轻十年左右的好友，也先后相继安息主怀，令我伤感悲痛！但最强烈的感受，我是「幸存」者！近月更发现，我长期服用的药物中，有一种副作用：就是增加感染细菌的风险。而疫症这两年多以来，我既曾在疫症肆虐的荷兰短宣一年，当地人不喜用口罩，我又住在常有感染、又不设防的老人屋苑，经常外出探访及茶聚、饭聚。期间也去了疫情更严重的法国，短宣九天，却「幸存」地回返香港，想起来真是揑一把汗！ 

	在港这一年多，经历多波疫情，且因身上有长期病患，不宜接种疫苗。至今年三月初，因为获得法国签证，按心脏医生检验后提议，才打第一针。但这期间，在毫无选择情况下，出入医院、诊所、殡仪馆和教会。不停地与多人接触，饭聚倾谈，甚至探访和提供物资，支援疫症患者。暴露在疫毒下，仍然至今「幸存」，从俄乌战争的角度看，我更看到自己是被主存留者！简称「被存者」。 


我没有心存侥幸，只想把握机会，努力事奉，多活一天，便应多做一天。故此我每次外出，必采多重的预防措施。也曾因觉身体不适而忧心。面对体内两个重要器官，长期覆诊和每日服药，故此不断提醒自己：健康有限、活力渐减、生命短暂、不该糟蹋！
后来主感动我，接受了法国图鲁兹宣教士的邀请，一年多签证申请过程中，处处碰壁，使得我既气馁、又焦虑。若不是长期病患的人，是不体谅我这种心情。但我仍感谢主，给我在港期间有机会事奉，让我经历多种从未有过的体会和学习，也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在挣扎中寻求成长。相信是上帝给我装备，为著未来事奉的经历锻练。你若与我一样有「被存者」或「幸存者」的感受，靠主承担使命成长，并分享我这个「被存者」，在新的宣教工场，服侍主的经历。 


寒 冬

当年底前冬至那天(十二月廿一日)，即是一年中最长的黑夜，最短的白天。我的心情也特别配合，我心泛起苏轼两首《寒食诗帖》的第一首的「今年又苦雨」和第二首末句的「死灰吹不起」。心情沉重因为好友弟兄病重，姑丈身故，亲母刚离世十年，而社会气氛又进一步严寒。 苏轼由于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，被调离京师，再因文字狱被贬到黄州，到第三年寒食节的时候（清明节），苏轼看到简陋的住房，再想到被贬的遭遇，心生感穷途末路，想到寒食节典故，于是提笔写出《黄州寒食诗帖》。我心情与他的悲愁在共鸣，久久不能平复！元旦日好友那令人哀痛的消息如苦雨骤来，无法再压抑的情绪爆发了！心如死灰无法吹起！至今十多天了，才能写出悼词： 
	
智安，在没有心理准备下收到你离世的消息！没有道别的机会，只能无奈地接受你的离别。相信你并不甘心这样的去世！没有机会用到新药，本来是见到一线曙光，却无法享用。在弥留时你有怎样的心情？ 

你应该是不甘心的，但却也见证你为热爱生命，用尽你每一点心力，你没有向命运低头躺平。你若果有不甘心，是因为痛惜每一个祷告和金钱支持著你的人的心力。我们的主也许是叫我们用这个方式，向你致上无限的惜别，用具体的爱心支持作为感谢你在人生旅途上，为我们立下了不向死亡屈服的榜样。我心里仿佛听见你向我道别，并嘱咐我接你的棒，去服侍未有机会信主的华人，去继续发我们曾分享那共同的梦！也为大澳的需要继续努力！谢谢你一直作我战友，灵友，摰友—-俊敬挽。 


从「寒食节」说起

农历清明前的一两天，是「寒食节」，有禁火的习俗，民间流传此节期，起源于人们纪念忠臣介子推。他是春秋时跟随晋公子重耳流亡的大臣，曾割自己腿上的肉，为晋公子充饥。重耳后来做国君(晋文公)却忘恩，记起要封赏他时，他和母亲却避到绵山隐居，坚拒出任官职。晋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，竟放火烧山，介子推宁被烧死也避任官职。晋文公便把这天定为介子推的祭日，命人民这一天禁用火烹调食物，为他哀悼。 

人生的路如何选择？在乎愿意跟随的对象，我既一生享受主耶稣的恩情，当报知遇之恩，我余生短暂，仍能有生命事奉，岂不是情谊难却？我既无意跟人追逐权位，便应甘心顺服恩主，任从他差使。在2020年六月，神给我一个像圣经中所记的马其顿呼声，叫我过来帮助图鲁兹的宣教工作，我感到一阵特别的感觉，于是求印证，最后我确定了。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。我用正常程序申请，等了一年多没结果。但是转用一个偶然报读网上的课程学生身份申请法国签证，竟然两三个月就批出一年签证，到埗后极可能一次过办理到多一两年的居留许可。这样我可以用学生身份居留，以学生身份参与宣教工作。感谢主有「香港宣教会」接受我们为短期宣教士协助差遣我们到法国。 

从1983年暑期欧洲短宣，差不多四十年来，上帝未停止过感动我。心中常想起和记挂当年在巴黎、史特拉斯堡、米芦斯等法国城市短宣工作中体会到的华人福音需要和教会的建立。这些感动也驱使我关心后来积极关注越南柬埔寨的需要。1992年在比利时鲁汶进修，卅年前的事了！又点燃了对欧洲的大陆移民及学生的宣教心。因著种种原因，至七年前才决定提早退休，去一步一步实践这个宣教感召，从数次三个月一期的巴黎或荷兰短宣，至2019至2020二零年整整一年再赴荷兰短宣，现在又准备作两至三年法国图鲁兹(Toulouse)的宣教。这是法国第四大城市，空中巴士出产地，有不少华人学生及工程人员在此居住，但未有华人教会。传福音及造就华人信徒的契机明显在此。 
	
我预计今年八月底前出发，正是我刚到六十五岁之金龄。真是名符其实的「金龄宣教」了。这次师母会再辞去工作一起去(两年前已请辞一次去荷兰)。她放下惬意的工作，我们要离开熟识的生活地方和习惯，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，语言、天气、文化、抗疫理念及医疗制度等完全不熟识的生活，且没有亲友及熟悉的教友照应，这使我们十分战兢。且现在疫情及战争威胁相比香港，更有迫在眉睫的感觉。但在危难当前，更应奉主差派去完成主交托要传播的平安的福音。 

对我们而言，这是未来两三年我们每日生活中所要面对的挑战，且还要达成建立一个华人教会的目标。为这些挑战和目标，感谢主有宣道会大澳及恩澳堂答应作我的差遣教会，恩典生命堂作支持教会，她们都是与我们事奉成长有深厚关系的群体，像腓立比教会在各种困难中仍愿凭信心承担。(林后八2)我们极需要你在后方的支持。希望你能持续为图鲁兹的华人得救恩祈求，为我们在前方面对的挑战和目标祷告，为我们有时因信心不足而有的担忧，求主加添信心。寒食节提醒我知所敬畏，知所效忠。愿我们一起尽忠于差遣的主。 


恐惧是一份祝福

我那天逃避了去火葬礼，因为在安息礼中我的眼泪没停过。程序中有一个环节是说Fear is a blessing (恐惧是一份祝福)。因为知所敬畏，就懂得顺服。能对生命无怨无悔，是生命的英雄了。但是….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」惟叹英雄气短！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」留下来的痕迹只刻于心间，游走于朦胧的回忆。肃穆的礼堂依旧迎春风，但人面已去！「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」笑谈不再，只有哀悼，只待天家再畅聚！由恐惧到敬畏，再顺变！叫死亡别狂傲！多英雄的气概！但是，敬畏神是一生的，那么恐惧和顺服也要一生了。我深深的静默，消化这一切。 


人诚然一生都在恐惧中。由呱呱落地，哭诉惊惧，到学校到试场到职场到医院到离场，都常常是在恐惧中跨过。若非有上主同在，能将恐惧转化为敬畏，如何可以安然睡觉？觉悟敬畏上帝，就得体会人世间生之挣扎，何等需要生之勇气！学像空中飞人，伸出双手作信心的跳跃，然后让上主接著所伸的手，安全带著飞人渡到彼端，恐惧和顺服成为一体。主，让我们宣教，叫人甘心恐惧，甘于敬畏，以致得勇气，得乐享安息。阿们！ 


教会的兄弟   牧者的同伴

刚过的主日，教会，我们神的家失去了洪兄弟，他突然离世，消失的是他的身影、他的笑声、他的幽默、他的…、最叫我怀念的，是他的友情和兄弟情。有他，许多在神家里被透明的人(被长期忽视的人)可以有兄弟，因我见他常找他们，劝勉、鼓励和陪伴，开放自己的家招待他们。关心他们的身、心、灵的需要。他是他们的兄弟，虽然他们有很多称为弟兄姊妹的人，但好像只有这个兄弟常在！也许他也是在教会中常被忽略的人，有感同身受之心。他为神家中不和的关系焦虑，他单纯地努力地尽力去复和，又作和平的使者帮人修补关系。现在有谁接棒肯做教会的兄弟呢？ 


我在荷兰的一年，他成了我很密切的同伴。我期望扭转教会的牧养文化，采用门徒训练作栽培，他第一个报名。我想注人宣教文化，举办短宣两次，很少人和应，只有一次成行，但两次他都第一个报名，多少个灰心沮丧孤零的日子，有他同伴，每次到他家吃饭，都会额外预备我喜欢的饱点及榴连甜品，我不懂用脚踏车，他推车陪我走路，我教导的课程及主持的聚会，他都参加，绝少缺席。我返港前收拾不及的行李，都堆到他家。他陪我去探访他关怀的兄弟，要深夜才能回家休息，但是他第二天要很早上班的！我深深觉得他是我在荷兰的弟弟。 


我等待这位弟弟待我去法国宣教时，和我呼应，我等待可以见到他成家立室，我期待见到他感染到更多兄弟出来，我等待他更新成长做个宣教士….。但主却接他去了。但愿他留在人心中的回忆，向我们说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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